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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到枇杷金黄时
洪晰莹

前几日， 朋友送了我一盒才从树

上采摘下来的白沙枇杷， 刚离了树的

枇杷果皮上披着茸毛， 吃在嘴里鲜甜

软糯。 大赞好品种之余， 不由得勾起

我对老屋枇杷树的怀念来。 它并非人

为栽种———那年我大叔叔还在读中学，
有一次他吃完枇杷后， 不经意地将枇

杷核丢进屋角的泥土里。 没想到不久

后竟然就冒出了嫩芽。 这一 “无意插

柳” 之举， 给全家人带来了欣喜。
枇杷树渐渐长大， 祖父在树下搭

了 一 个 鸡 棚 ， 祖 母 养 的 几 只 芦 花 鸡 、
洛岛红鸡白天就在枇杷树下吃喝拉撒。
傍 晚 ， 它 们 回 到 厨 房 的 窝 里 睡 觉 时 ，
祖父便将花园里的鸡棚打扫干净， 那

些鸡屎便是滋养枇杷的有机肥料。 到

大叔叔大学毕业那年， 树上已然结出

了黄澄澄的果子， 居然还是上好的白

沙枇杷。
从此， 枇杷树每年结果 。 “细雨

茸茸湿楝花， 南风树树熟枇杷。” 端午

时节， 家家户户箬叶飘香， 黄澄澄的

枇杷也缀满了枝头， 犹如一盏盏小灯

笼夹杂在绿叶中， 真

乃金果压叶， 灿若群

星。 这时， 祖父总会

搭 着 木 梯 慢 慢 爬 上

去， 用剪刀剪下一串

串的枇杷。

从我懂事起， 祖父就告诉我： 为何

叫枇杷？ 因为它的叶子像琵琶。 我这才

知道枇杷原来由此得名， 并与樱桃、 青

梅并称 “果中三友”。 枇杷树结果也分

大年和小年， 大年时 ， 一棵树上可结

四五十斤。 除了自家吃， 祖父母还会

将枇杷分给隔壁的邻居。 枇杷树越长

越大， 树冠不仅遮住了鸡棚， 还越过

围墙， 伸向邻居家。 于是， 在一年又

一年的枇杷成熟后， 祖父母就会关照

邻居们： 长在你们那边的枇杷你们尽

管摘着吃， 不用客气的。 等到我上了

小学， 同学们在放学后便常来我们家开

小小班。 我们坐在枇杷树下做作业， 祖

父会把枇杷摘下来分发给大家吃。
枇 杷 树 越 来 越 大 了 ， 华 冠 如 盖 ，

结的枇杷也越来越多。 所谓树大招风，
当枇杷还未完全成熟时， 就常有一些

顽皮的小孩来偷摘果子， 他们常常趁

着黑夜翻过竹篱笆， 踩着鸡棚攀上树

去。 等到祖父母听到 “噼噼啪啪 ” 的

响声， 拿着手电筒追出来， 他们便飞

也似地逃去， 面对一地青中带黄的枇

杷 和 被 踩 坏 的 鸡 棚 ， 祖 母 总 会 说 ：
“这些小赤 佬 ， 作 孽 啊 ！ 还 没 熟 呢 ！”
而祖父又多了一项用竹子修补鸡棚的

任务。
那时， 祖父还未退休 。 祖母虽是

家庭妇女， 却一直要参加里弄组织的

“学毛选”。 她吩咐我和妹妹， 在她去

开 会 的 时 候 轮 流 坐 在 枇 杷 树 下 “值

班”。 妹妹忠于职守， 一连几个小时，
从不会离开枇杷树半步。 因此 ， 她常

常得到祖母的表扬： “真是乖囡 ， 看

勒 牢 咯 。” 其 时 ， 贪 玩 的 我 正 迷 上 了

“刻花样” （用小刀刻的剪纸）， 我一

边 “值班”， 一边用小刀刻花样。 有一

次， 一位住在离我家百米开外的邻居

大哥哥走到我面前： “你这花样这么

难看， 我们家有好看的， 你要印吗？”
一听说要给我印好看的花样 ， 我顿时

来了劲， 连连点头： “要的， 要的。”
“那你跟我去。”

我跟着大哥哥去了他家 。 他姐姐

拿出一本书， 里面夹着我从未看到过

的 “花样”， 我眼睛都发直了， 忙拿出

带去的练习本， 用铅笔来回涂划 ， 董

存瑞、 邱少云等英雄人物的形象在方

格纸上渐渐显现。 等我涂划完第二张，
那个姐姐就不让我印了： “好了好了，
可以回去了。”

我回到家， 祖母已经开完会回来：
“叫你不要走的， 你到哪里去了？ 枇杷

都给人偷光了！” 得知我去邻居家复印

花样， 祖母说我中了 “调虎离山计”，
那时的我， 也不懂什么叫 “调虎离山

计”， 只是觉得被祖母骂了一通， 心里

很冤屈。
枇杷树属于常绿乔木 ， 树叶终年

碧绿。 常有人上门来向祖母讨要枇杷

树叶， 说放在煤球炉上烤焦后煮水喝，
可以治咳嗽， 据说这是偏方 。 后来我

咳嗽时祖母也如法炮制过， 还真有效

果。 现在想来， 这大概就是 DIY 的原

始枇杷膏吧。
在老屋拆迁时 ， 大叔叔栽种的这

棵枇杷树被园林局移走了。 当年他还

是翩翩少年， 现在已年近八旬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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妙药就在米甏里
胡展奋

看武侠小说免不了要看到 “飞花摘

叶， 运朽为兵” 之类的传奇， 你要真信

的话一般都认为你的心智幼稚， 但在中

医， 寻常之物都可入药却不是问题。
本草纲目 “人部” 共列人药 37 种

（发、 乱发、 头垢、 耳塞、 膝头垢、 爪

甲等）， 有人据此非议李时珍口味太重，
甚至斥为 “糟粕”， 其实是对李时珍的

误读， 因为你没有细看下去， 书中是斥

其 “ 惨 忍 邪 秽 ” 、 “ 甚 哉 不 仁 也 ”
的———不 正 是 李 时 珍 的 态 度 吗 ？ 虽 然

“不仁”， 但他并不否认这些确实是药，
仍出于文献的备要而记录。 内中的奥秘

说不定将来的科学能解开， 我们还得感

谢他的记录呢。
不过， 中药材里最 “寻常” 的我认

为还是五谷， 所谓 “药食同源”， 当年

沪上 “以米为药” 最为精湛的当数张镜

人先生。
曾任上海市卫生局副局长的张镜老

乃全国首届 “国医大师” 之一 （沪上

三大国医， 另外两位分别是裘沛然、 颜

德馨）， 以擅长治疗慢性胃炎、 慢性结

肠炎、 慢性肾炎、 尿毒症、 红斑狼疮，
特别是慢性萎缩性胃炎和慢性肾功能衰

竭而驰名全国。 他住新华电影院后面的

“新式公寓大楼” 里， 我曾多次上门采

访请益。
张镜老那时六十开外， 举止儒雅，

肤色白皙， 神态雍容。 某日一面目姣好

的女士求诊， 自诉眼干、 鼻干、 口干、
心烦易怒、 失眠多梦， 而且口气腥膻，
安静时， 自己都能闻到， 用桑叶贴大陵

穴， 又含服白豆蔻、 丁香都无效。 自己

是搞文艺工作的， 简直没法出门。 张镜

老听了默然， 为之把脉， 又看了舌苔，
良久， 为处一方： 新大米 100 克熬粥，
日食 2 次， 续方 15 天。 忌食一切荤腥。

患者大奇。 我亦大奇， 病人走后便

问， 口臭乃顽症， 丁香、 豆蔻都投之罔

效， 这区区大米能治顽症， 药房岂不要

开到米店里去？
张镜老对 我 抬 抬 眼 皮 ， 慢 悠 悠 地

说 ， 没错 ， 你可知 妙 药 就 在 你 的 米 甏

里。 大米， 古人奉为 “五谷之长”， 性

平 ， 无毒 ， 《黄帝内经 》 认 为 能 为 人

体补充强大的能量 （谷气）， 与父母赋

予 的 先 天 之 气 同 样 重 要 ， 《 本 草 纲

目 》、 《普济方 》、 《肘后方 》 等中医

典籍都十分推崇大米的滋阴 功 能 ， 清

代学者赵学敏所撰的 《本草纲目拾遗》
说 “米油 ， 力能实毛窍 ， 最 肥 人 。 黑

瘦者食之 ， 百日即肥白 ， 以 其 滋 阴 之

功， 胜于熟地”。 熟地， 乃补血滋阴名

药 ， 大 米 的 滋 阴 功 能 竟 然 超 过 熟 地 ，
你还小看它吗 ？ 世人懵懂 ， 大 都 以 其

不过为一种粮食而已， 岂知用之得当，
实乃一味良药啊。

我听了将信将疑， 和张镜老约好，
半个月后再来。 届时， 我又见到了那女

子， 奇了， 仅仅相隔旬余， 不啻换了一

人， 面色白亮， 精神焕发， 一见面就诉

苦， 半个月不吃肉， 日子非常难过， 所

幸心烦失眠的症状明显改善， 口臭也没

了， 惟小便味道很难闻。 张镜老听了莞

尔 ， 说 ， 身体里的龌龊总要 寻 地 方 跑

啊， 从口腔释放， 肯定不是正常渠道，
现在小便难闻， 恰恰是废物改道了， 下

泄是正道。 再吃三天粥就全好了， 你就

开荤吧！ 不用来了。
见我挢舌难下， 张镜老俟患者一走

便说， 这位女同志， 阴虚血亏很典型，
“虚则实之”， 阴虚解决了， 血亏也就扭

转了， 新大米的滋阴补血功能你见识了

吧！ 体虚之人进补， 米汤的补益功效并

不输给昂贵的人参 ， 故有 “穷人的 人

参” 之称。 当然， 若等量视之， 米汤之

功要比人参弱很多， 然它可大量服用，
而且不像人参， 多服上火， 我要她日服

100 克 （2 两） 大米所熬的粥， 对一位

女同志而言是很大的量了 ， 但贵在 坚

持， 她成功了。
见状， 我对那 “贱如泥” 的大米不

由得刮目相看 ， 便问大米还有什么 功

效， 张镜老还是抬抬眼皮， 轻轻地说，
那太多了。 我平时收治的病人， 以各种

胃病居多， 如果是比较严重的胃溃疡，
我往往建议病人每天三餐都喝浓稠的米

汤， 不吃一粒米， 连续一个月一般就明

显好转 ， 更多的甚至痊愈了 ， 为什 么

呢， 因为胃溃疡有创面， 如果天天有不

易消化的食物从创面通过， 好比一条修

好的马路总是频频被打开， 愈合的难度

可想而知。 大米通经络， 经络一通， 凡

事好说。
催奶， 浓米汤是最好的， 胜过鲫鱼

汤； 退小儿高烧， 浓米汤的效果是挂盐

水的 2 倍 （但是忌螃蟹、 烧烤和糯米食

品）； 浓米汤调月经， 如果女同志肯配

合 ， 不吃冷饮和海鲜 ， 往 往 也 效 如 桴

鼓； 更奇的是， 很多不肯吃米饭的育龄

妇女总是不孕 ， 一旦 “多 吃 米 饭 少 吃

菜”， 马上就怀上了———虽然不孕的原

因很多， 但是赶时髦， 不吃饭无疑是不

孕的重要原因。
至此， 我真是佩服得无话可说， 这

甏里的， 平庸得不能再平庸的大米， 我

们常常一不高兴就倾入泔脚， 怎么一到

名医手里就治病救人了呢？ 世间还有多

少被遗弃被糟蹋的异质良才？
张镜老闻说也叹了口气， 大米还能

排毒、 去湿、 清火、 止咳、 治过敏呢，
古时军中， 士卒患疽痈毒疮， 或者刀枪

箭伤 ， 用 “新炊饭 ” （刚 煮 熟 的 大 米

饭） 立刻敷上， 不知救活了多少军人！
可惜现世之人总是因为它太容易得到而

不当它一回事， 仔细想想， 它是种子，
能够长成茁壮的作物， 该有多全面的营

养和旺盛的生命力！ 新鲜的大米， 刚熬

成粥时 ， 往往是浅浅的 碧 绿 色 ， 《易

经》 里叫 “震色碧”， 什么意思呢， 震

为雷， 震卦代表的一类事物特征就是跳

动不息， 大米先天便具震卦之气， 是不

是提示着我们， 碧色的东西无不意味着

新生和活力呢。
张镜老离开我们已经八年了。 犹记

得当年他送我出门， 信口谈到苏东坡对

大米的热爱： “夜甚饥， 吴子野劝食白

粥， 云能推陈致新， 利膈益胃。 粥既快

美， 粥后一觉， 妙不可言”。
我 至 今 仍 为 当 初 对 大 米 的 无 知 而

汗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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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南宁到环江， 有四个小时的车

程。 出南宁上高速， 没过一会， 就钻

进隧道里。 只好静静地候着， 等眼前

现出光亮。 就见亮晃晃的一闪， 还没

来得及反应， 汽车又一头扎进隧道中。
一路上的隧道， 像一道道要翻过去的

门槛， 有长有短， 时断时续。 明暗交

织中， 内心有些虚幻， 身上的风尘浊

气似乎在被慢慢拂去。 于是身体变得

轻快起来， 像在不由自主地进行着某

种蜕变。 这个时候， 一个经历过一些

人世风霜的中年人， 很可能流转成一

个满是激情直奔天涯的小伙。 这位毛

头小伙， 眼看就要还原成对这个世界

满怀新奇和憧憬的少年。 现在， 一群

有着少年般心情的人， 来到了环江。
少年原本就在环江， 如同这个世

界早已降临。 少年从小就和身边的一

切在一起， 他和那些花草、 林木、 深

涧、 乱石天生是一体的， 它们就是他，
他就是它们。 少年在环江的荒野上奔

跑、 嬉戏、 忙碌。 他早就惦记村边小

溪里的那些鱼了， 他在寻思， 我能用

什么办法把它们捞上来呢？ 后来， 他

果真把那些活蹦乱跳的小鱼捞上来了。
至于少年是如何脑洞大开的， 我们至

今也不明就里。 门前树上的鸟巢， 他

每天都会光顾一下， 他要时不时看看

里面有什么动静。 爬树对他来说早已

是家常便饭。 看到叶片上颤动的露珠，
少年觉得有趣。 他不经意地轻轻一碰，
谁料它们说没就没了。 少年好扫兴致。

直到有一天， 少年对他平日里做

的这些事厌了， 倦了， 他直起腰， 有

些茫然地打量起四周。 四周全都是山，
层层叠叠， 影影绰绰。 少年低头向东

边猛走了一阵， 抬头看到的却是奇峭

突兀的山势。 这些山， 一尊一尊， 不

即不离 ， 像一群在闲庭信步的 山 神 。
他往南走， 前面是一片开阔地， 他索

性跑了起来 。 等他停下喘气的 时 候 ，
远远的还是这一座接着一座的 山 影 。
他在原地转了一圈， 这些山跟着他转，
他甩不掉它们。 少年很有些无奈。 眼

前的山， 像一道道的隐语， 充满着暗

示， 但少年就是久思不得其解。 他隐

隐地觉着， 他和这些山， 就像人和这

个世界， 人走到哪里， 世界就跟到哪

里， 好像有一种宿命。
有没有一条通往这个世界之外的

路呢？
一定有的！ 少年信心满满地捡拾

起身边的石块 ， 在荒野上尽情 铺 排 ，
他要把它们摆成一条路的样子。 他这

么些天就在做这样一件事。 他要做成

一条路。 但是， 没多久他遇上了一道

深险的溪流， 路中断了。 索性拐个弯

吧 。 少年这样安慰自己 。 就在 这 时 ，
他仿佛得到山神的启示 ， 豁然 开 朗 ：
溪流是一条水路， 为什么不沿着它筑

一条石路呢 ？ 水会流到外面的 世 界 ，
那么石路也一定能通向外面的世界的！
少年被自己的发现激动着， 他没日没

夜地把所有能搬得起、 撬得动的石块

都汇聚在他心目中的石路上。 倦怠了

的时候， 他就在自己铺就的石路上走

上一会。 那些参差不齐的石块， 只是

码在地上， 少年走在上面， 感觉有些

跌跌撞撞。 只能靠时间了。 少年相信

这些石块总有一天会长到地里去， 那

时候走上去一定十分安稳。
过了好长好长的时间， 这些石块

历经风吹土掩， 稳稳地嵌入地里， 和

那些裸露在外的嶙峋大石看不出有什

么不同， 都像是天造地设的， 只不过

有的地方石块密集些、 细碎些， 细细

看去还能找到人工的痕迹。 但从来没

有人会去计较， 就像后人们的坐享其

成。 路也似乎不像路， 直到走上去了，
脚踩踏实了， 这才发现， 这分明就是

一条路。
这条路会通向哪里， 会有什么样

的风景， 这似乎都超出了少年的想象。
那里会有辽阔的天空， 有广袤的平野，
有人间烟火， 有歌舞升平， 有喧哗和

躁动， 有雾霾和拥堵。 少年想不到这

许多。 他只是在想， 这一定是条有诗

和远方的路。
少年就要出门远行了。 他踌躇满

志， 以为世界就在脚下。 他不知道从

此以后能看到多大的世界， 要饱经如

何的悲喜。 他更不知道， 他会从此在

我们的视线里消失： 我们真不知道这

位少年究竟去了哪里。 以至我们自己

现在也不清楚， 我们谁能是他的后人。
反正我们眼前的这位少年正急不可待，
跃跃欲试。

这个时候， 应该有一阵歌声飘过

来。 这歌声， 起初期期艾艾， 断断续

续。 不一会， 就像一阵风雨冲刷过来，
急促而又恳切 。 紧接着 ， 像在 絮 叨 ，
又似在叮咛。 它们一句赶着一句， 像

祖母当年穿针引线纳着鞋底， 又像母

亲灯下一针一线缝补衣物。 歌声弥漫

在村落， 回荡在山谷。 从此这歌声穿

云破雾， 不绝如缕， 如同少年出门时

的执着坚定， 义无反顾。
多少年后的某一天， 生活在山外

都市里的一些人， 身体里的某根神经

被同时触动， 他们相约着， 一起来到

了少年的家乡。 他们像当年的那位少

年一样， 行走在环江的原野上、 山谷

间， 他们感受这里的山林气息、 水流

声响， 在被今天人们称为黔桂古道的

石路上磨磨蹭蹭， 流连忘返。 疑惑中，
他们总觉得似曾来过， 但是在什么时

候， 却怎么也想不清楚。 临到从毛南

族村寨走出时， 他们听到了当年少年

出门时听过的歌声。 一群说说笑笑的

人陡然安静了下来。 他们听不懂一句

歌词， 但他们认定唱到了他们的心底，
仿佛这歌声当初不是为了送别 少 年 ，
而是要等到今天专门唱给他们听似的。
他们长久驻足， 不忍离去。

当年的那位少年， 把这一切看在

眼里， 笑而未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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差不多正好两年前， 我去云南参加

了一个人数众多的会议。 第一天， 大约

是因为晚餐结束得太早， 一堆人就热热

闹闹地去宵夜。 尽管并没有传说中让人

垂涎的菌菇， 劣质啤酒仍然把那个夜晚

拉得足够漫长。 到最后， 座位上只剩下

了四个人， 那其中就有我和李宏伟。 好

像是聊什么聊得不够尽兴， 四个人就又

拎上一提啤酒， 到宾馆接着聊。 只是，
聊天的好像始终是我们， 李宏伟坐在角

落里， 和气地微笑着， 静静地听着， 偶

尔插上一两句话。 那天晚上， 伴着其中

一位的鼾声， 我们聊到了将近三点———
第一次见面， 还有个寡言的人在旁边，
哪里来的那么多话？

第二天早晨， 我好歹挣扎着爬起来

去吃早饭， 却发现黑脸膛的李宏伟早就

沉着地坐在餐厅里， 并已经在朋友圈发

了周边风景图。 问起来才知道， 他保持

自己在家时的习惯， 早早就出去外面跑

了一圈。 我听后， 不禁悚然一惊———一

个能够把固定习惯带到外地的人， 内心

里一定藏着什么硬朗的东西。 或许跟不

够敏锐有关， 那次见面我并没有明确看

出他深藏的硬朗， 只感到某种尚未磨砺

清晰的阔大， 从他的沉默中缓慢流露出

来 ， 以及如他一首诗中写的那 样 的 印

象———“我一直都很友善， 最多/也就在

同一条河上慢跑”。
从云南回来， 我就读到了李宏伟的

长篇 《平行蚀》 和诗集 《有关可能生活

的十种想象》， 印象是， 这两本书可以

看成写作者对自我的确立。 只是李宏伟

的自我确立过程， 并非如习见那样挥洒

青春期的情感和情绪， 或展示自己成长

时易伤易感的柔弱， 而是向内追索自己

的精神来路， 沉思与反省的旋律始终回

荡在作品之中， 有时候甚至显得有那么

点儿滞重。 那首命名为 《内向》 的诗，
不妨看成确立期的真实情形———“大多

数时候/我都停下来/保持清空的平衡/只
在极少数空心的热闹时刻/持续向内/坐
对面的人/你说话， 你行为/我都收紧心

脏/暗想你离开/而有那么几个/和我容纳

向 内 填 塞 的 石 头 /一 起 沉 默 地/沉 默 ” 。
清空则可大， 沉默则可深， 可能正是在

这个持续了很久的成长反省中， 李宏伟

为不可知的未来， 准备好了一个较为清

晰的自我。
又过了不久， 李宏伟的中篇集 《假

时间聚会》 出版， 那个为未来准备好的

自我， 也就渐渐地显露出自己的模样。
这本集子中的五个中篇， 显现出一种卓

越的虚构气息， 每篇都有一个按严密逻

辑运行的世界， 置身其中的人， 仿佛被

抽去了属于世俗的烟火气， 其行为和话

语都披上了幻想的轻纱， 与我们现实中

所见的并不相类。 作品的语言， 也因有

意而为的郑重其事， 仿佛是某种自外而

来或是轻微失真的声音， 逼使你不时意

识到 ， 这是一个建造在世外的 言 辞 城

邦， 从未企求真实地置于我们存身的这

个现实世界。 在我看来， 李宏伟如此写

法并非为了逃避难题， 而是把早已脱缰

的生活现实， 以一种经思索而来的感性

形式确认， 带着某种并非枯燥的抽象。
在这里， 虚构明确表达为先行对准现实

的 努 力———在 被 虚 构 击 中 核 心 的 那 一

刻， 现实将謋然而解。
尽管李宏伟努力打磨所有使用的材

料， 但某些素材仍会强大到自行阑入虚

构， 导致现实在虚构文本中突兀崚嶒，
破坏了虚构的完整性， 反而会产生某种

失实之感———这虚构中的失实之感， 差

不多是 《假时间聚会》 留给我的最大遗

憾， 但李宏伟也已用这本书证明， 他在

书写中调整了自己的步伐， 形成了属于

自己的生命节奏， 不再是显而易见地在

同一条河上慢跑———“现在， 我要求慢

下来/在河水流尽之前/比步行更慢， 比

形容词更慢”。
去年冬天， 李宏伟因事来上海， 晚

上又是几个朋友对坐聊天。 照例， 仍然

是我们滔滔不绝， 他沉默不语。 不过，
谈话到了争论阶段， 李宏伟忽然显得有

点儿不耐， 对我说， 这些话对听不懂的

人没意思， 你不必再说了。 我当时虽然

略有酒意， 但明确感到他内在的什么东

西直欲脱颖而出， 其硬朗和锐利穿透了

他日常的友善。 我不得不相信， 他诗中

偶尔流露出的某种决绝， 并非虚张， 就

真的隐伏于心中———“为了确立星辰和

秩序/我从不买活人写的书”。
待今春看完 《国王与抒情诗》 （中

信 出 版 社 ， 2017 年 版 ） ， 我 差 不 多 相

信 ， 这 本 看 起 来 可 能 会 被 贴 上 科 幻 、
悬疑 、 寓言标签的新长篇 ， 其 实 是 李

宏伟宽阔而硬朗的内在写真 。 我 几 乎

能够断定 ， 那在虚构中堂庑特 大 的 构

想 、 具体而微的想象 、 忧心忡 忡 的 思

考 、 逻辑谨严的推理 、 巧妙精 微 的 隐

喻， 都是李宏伟某一部分内心的外化。
在这本书里 ， 李宏伟把蔓延心 智 的 瞬

间集中 、 散乱情志的刹那聚合 、 理 性

与感性的交互作用 、 某些从未 被 体 验

的情感、 某个不曾被照亮的心理暗角，
铺排成一首动人的抒情诗 ， 从 容 地 置

放在文字的帝国里。
尽管能够明确地从书中感到作者对

抒情诗的偏爱， 但在这本国王与抒情诗

对峙的作品里， 叙事者并没有把国王设

置为无情理性的代言 、 残酷现 代 的 象

征、 冰冷科技的化身， 而是始终表现出

顽韧的理解尝试， 从而让庞大的信息帝

国和人心灵的幅员， 构成了非对称的奇

特映照。 这奇特的竞争性映照也让我确

认， 我跟李宏伟初识时感觉到的阔大，
或许正是因为他内心可以同时容纳两个

走向相反的世界。 更为让人振奋的是，
在每次书写之前， 李宏伟都会试着向内

清空自己， 并把这反向的沉睡世界， 再

一次唤醒———
我必须每一次都喊应你， 我每喊你

一声
就给出一次全部的我， 你每应答一声
我就得到一个全新的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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